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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范围

2023 年春季学期至 2023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

课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

材料；

（二）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三）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

想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

理的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四）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

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如有引文，

须注明出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

交电子版。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

格式参加附件 2。



找寻存在感:关系视角下青年群体“出走朋友圈”的心理机

制研究

【摘要】社会媒介化趋势下,青年群体“出走朋友圈”现象及其背后体现的青年

群体对所处网络社会关系的主动分化,值得关注和思考。背后的心理机制可以基

于关系视角,结合青年群体心理特征,以社会存在感为中介变量进行探究。利用

问卷调查法（N = 515）,实证检验了一个带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表明,从朋友

圈得到的积极反馈感知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存在感,社会存在感显著负向影响出走

朋友圈意愿,社会存在感在积极反馈感知和出走朋友圈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同时朋友圈使用频率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实证结果为理解社交媒体消极使用提

供了一种关于存在感找寻的关系视角,同时也为解决青年群体网络社会分化与再

融入问题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存在感；消极使用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介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社交媒体环

境下,人类的生存与媒介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进入“媒介化生存”的时代
[1]
。作

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拥有着庞大的用户规模,2022年 12月,

其月活用户数达到了 13.13亿[2]
。微信将越来越多的人编织进网络社会中,进而

超越传播工具,逐渐成为人们存在的“地方”——与其说“微信存在于中国”,

不如说“中国存在于微信
[3]
”。

朋友圈是微信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微信用户在朋友圈里发布动态、获取信息、

交流互动,使得朋友圈愈发成为与现实生活深度互嵌的“小社会”和“展演地”。

然而,近年来青年用户群体中出现了“出走朋友圈”现象,越来越多青年用户开

始有意减少在朋友圈的表达和互动行为甚至中止朋友圈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去到

朋友圈以外的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呈现
[4]
,“在微信装死,在微博蹦迪”

[5]

便是典型案例。对于生长在数字时代的青年人来说,数字网络已经成为其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随着现实社会关系向朋友圈积聚、朋友圈彰显着人们的

社会存在,青年用户却选择从中“出走”,这背后反映出的青年群体对其所处网

络社会关系的主动分化,值得关注和思考。

事实上,随着微信从社交工具发展为新的社会场景
[7]
,朋友圈作为微信好友

之间的互动场所,其社会性凸显
[8]
,成为同样能够改造和建构社会关系的环境

[9]
。

考虑到中国以关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构态,社交媒体使用及其影响与人际关系密

切相关
[10]
,本研究希望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视角,结合社会存在理论,深入朋友圈使



用过程中涉及反馈感知和社会存在感的关系情境,探究青年群体“出走朋友圈”

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本研究旨在丰富对青年群体“出走朋友圈”及相关行为

现象的解释路径,并形成理解、研究社交媒体（消极）使用的关系视角,同时也

为认识和解决青年群体网络社会分化与再融入问题提供实证依据和实践启示。

二、理论与假设

社会存在理论,源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人际交流理论,最早由 Short等学者提

出。Short通过对电信媒介(telecommunication media)进行分析,将社会存在定义

为“他人在互动中的突出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的突出程度 [11]”。而

Gunawardena强调“社会存在是对他人‘真实性’的感知,在媒介交流中体现个

人身份,也是社区建设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12]。”社会存在感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个体对社会存在的感知,即个体通过从社会环境中获取各类信息,以确认自

己存在于社会；二是社会对个体存在的感知,即个体通过对社会环境进行信息输

出,以让社会感知自己的存在[13]。这些研究说明,社会存在感的产生不仅受到媒

介特性的影响,更与媒介环境下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互密不可分。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自身信息、认知、情感等与他人进行分

享或交流,从而满足自己对于存在感的需求,他人的积极反馈是存在感体验的重

要来源
[14][15]

。对于青年群体来说，现代性的发展带来社会全方位的变迁，使青

年群体内部产生分化，并对未来感觉到未知与无力，渴求重建其身份定位
[16]

。

同时，青年群体正处于探求自我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
[17]

，个体意识更加突出，

在互联网上需要自我呈现以及随之收到的评论、建议、表扬、赞同等来获得自

我认同和归属感
[18]

，关于青年群体的“搭子社交”
[19]

、“边界感”
[20]

、“圈群

化”
[21]
等研究也揭示出其对于情感归属的需要。

但是具体到微信朋友圈情境,有研究指出,多重关系稀释了原有的强关系网

络,用户的分享在社交网络中尤其是熟人社交网络中得不到关注和认同,因此存

在感体验也就难以获得,转向一种孤独的状态
[22]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青年用户在朋友圈的积极反馈感知与社会存在感呈正相关。

社会存在感对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意愿可能产生影响。既有研究表明,朋友

圈里那些能够进入用户内心形成亲密感和认同感、为用户所需要的高“接近性”

广告往往能够给用户带来更显著的社会存在感,从而促进用户的积极参与[23]。同

时,社会存在感在用户采纳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积极影响用户对产品、

技术或服务的接受和使用[24]。比如,社会存在感能够影响用户对电子邮件系统的

的接受和使用意愿[25]；用户在 SNS中体验的社会存在感对其社交需求的满足起

着重要作用,进而积极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意图[26]。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青年用户从朋友圈体验的社会存在感与出走朋友圈意愿呈负相关。

根据“认知——情感——意动”理论,认知、情感、意动是人类行为意向形

成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相互联系并逐渐递进
[27]
,即人们对某事物的认知会

影响其对该事物的情感,这种情感又会对其围绕该事物的行为意向产生影响。在

朋友圈互动情境下,用户由他人的点赞、评论等感知到积极反馈,随着社会关系

持续向朋友圈汇聚,这种感知可能会促生用户对于“自己存在于社会”以及“别

人认可自己的存在”的主观感受,用户继而在社会存在感的作用下形成“出走/

留在朋友圈”的行为意向。如前文所述,社交媒体中的积极反馈往往能给人带来

更高水平的社会存在感
[28]
,社会存在感又会通过提供社会性支持、陪伴和归属感,

提高用户的网站使用粘性
[29]
与信息的传播效果

[30]
。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如下:

H3:社会存在感在积极反馈感知与出走朋友圈意愿中起到中介作用。

朋友圈使用频率是朋友圈日常使用习惯的一种反映
[31]

。朋友圈使用频率因

人而异,越高的使用频率表明一个人越倾向于通过朋友圈展开社会交往,而这种

基于朋友圈的交往通常带有获取情感报酬的目的从。社会交换角度看,人们的社

会交往遵循关系互惠原则,以互换物质或者心理报酬维持人际互动
[32]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越频繁地使用朋友圈,其社会交换意识和动机往往越强,此时积极反馈

作为“报酬”开启了朋友圈的人际互动与社会交换,该用户也就越能从积极反馈

及其指向的人际互动中体验到社会存在感（“自己存在于社会”和“别人认可

自己的存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如下:

H4:微信朋友圈使用频率正向调节积极反馈感知与社会存在感的关系,即,当

朋友圈使用频率较高时,积极反馈感知与社会存在感之间的关系增强,继而影响

积极反馈感知对出走朋友圈意愿的间接作用。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绘制了如下理论模型（见图１）,

揭示了上述四个假设所蕴含的变量关系指向。

图 1 以社会存在感为中介的青年用户出走朋友圈意愿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掌握青年用户对于微信朋友圈的使用情况,及其从

朋友圈中感知到的积极反馈、体验到的社会存在感以及对于“出走朋友圈”的

行为意向,从中挖掘青年群体“出走朋友圈”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

（一）变量测量

为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本研究全部采用既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

并结合朋友圈使用情境的情境作出适度改编,测量变量包括朋友圈使用频率、朋

友圈积极反馈感知、社会存在感和出走朋友圈意愿（如表 1所示）。每个潜在

变量的实际测量统一采用 Likert5级量表,被调查者根据自身情况对相关表述进

行同意程度打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同时,考虑到人口学因素对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可能存在的影

响
[33][34]

,本研究对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收入、学历进行了控制。

（二）数据收集

研究者委托问卷星平台开展问卷发放和数据收集工作。后者于 2023年 8月

30日至 9月 3日向其既有样本库中 18岁-35 岁样本
1
随机发放问卷,最终获得

515份有效问卷。其中,女性受访者占比 63.5%,男性受访者占比 36.5%；平均年

龄约为 28岁（SD = 4.62）；基本涵盖各学历水平以及就业阶段的青年群体。在

问卷数据采集和回收过程中,研究者及委托调查平台严格遵循匿名保密原则,保

障了受访者的隐私。

本研究使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检验。在内部一致性上,所有潜

在变量的 Cronbach’ｓ Alpha值均在 0.7以上,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

性和可靠性。

表 1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及其信度情况

潜在变量 题项 量表来源

Cronbach's

Alpha

朋友圈使用频率 “您查看微信朋友圈的频率如何？”“您在微信朋友圈发

布动态的频率如何？”等 5 个题项

李翠景等
[35] 0.815

积极反馈感知 “我在微信朋友圈中分享生活日常（如自己的照片、生

活、旅行、美食等）时,总能得到大量的点赞或评论”

“我在微信朋友圈进行转发（音乐、公众号文章等）时,

Liu Brown 等
[36] 0.786

1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将青年年龄范围界

定为 14~35 周岁,本研究引用这一界定,并结合问卷星样本库实际情况[出于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和伦理问题不涵盖 18 岁以下人群样本],选取成人段 18~35 岁青年

作为研究对象。



总能得到其他人的点赞和关注”等 5 个题项

社会存在感 “在微信朋友圈,我觉得我是某个群体当中的一员”“在

微信朋友圈,我能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等 9 个题项

孙烨超等
[37]

、季丹

[38]、李肖峰等[39]

0.837

朋友圈出走意愿 “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减少使用微信朋友圈”“以后的日

子里,我会减少使用微信朋友圈来获取信息”等 3 个题项

Anol
[40]

、赵俊杰等

[41]

0.864

数据分析过程具体如下:首先,计算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和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接下来,使用 Hayes开发的 PROCESS macro[42]
对研究假设的带调节

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其中,使用模型 4来验证社会存在感在积极反馈感知和朋

友圈出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模型 7来检验朋友圈使用频率在这一中介模

型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此外,为了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研究采用

Bootstrapping方法,样本数为 5000个,获得偏差校正 95%的置信区间,当置信区

间不包含 0时,间接效应被认为是显著的。

四、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聚焦于探索积极反馈感知通过社会存在感间接影响朋友圈出走意愿

的中介效应路径,以及朋友圈使用频率在这一路径中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结果

具体如下。

（一）初步分析

表 2展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性系数。结果显示,积极反馈感

知与社会存在感呈显著正相关（r = 0.75, p < 0.01）,与朋友圈出走意愿呈显著负

相关（r = -0.43, p < 0.01）,社会存在感与朋友圈出走意愿呈显著负相关（r = -

0.51, p < 0.01）。此外,朋友圈使用频率与积极反馈感知（r = 0.63, p < 0.01）、

社会存在感（r = 0.58, p < 0.01）都呈显著正相关,与出走朋友圈意愿呈显著负相

关（r = -0.39, p < 0.01）。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Alpha 系数、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37 .48 1

2.年龄 28.12 4.62 .01 1

3.受教育程度 3.91 .51 .07 .07 1

4.收入 2.93 1.45 .10* .15** .17** 1

5.设置分组频率 2.88 1.16 .00 -.09* .01 .15** 1

6.朋友圈使用频率 3.15 .76 .05 .06 -.05 .17** .26** （.815）

7.积极反馈感知 3.60 .72 .04 .04 -.02 .13** .19** .63** (.786)



8.社会存在感 3.80 .60 .06 .08 .05 .13** .18** .58** .75** (.837)

9.朋友圈出走意愿 2.28 .97 .01 -.03 .01 -.05 -.025 -.39** -.43** -.51** (.864)

注:N=515.内部可靠性（α系数）在对角线的括号中给出。*p＜.05.**p

＜.01.***p＜.001

（二）中介效应检验

表 3展示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从朋友圈获得的积极反馈感知

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存在感（B=0.62, SE=0.02, p<0.001, 见表 3模型一）,社会存

在感显著负向影响出走朋友圈意愿（B=-0.70, SE=0.09, p<0.001,见表 3模型二）。

因此 H1和 H2得到了验证。Bootstrapping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反馈感知对出走

朋友圈意愿的间接效应,获得的 95%置信区间为[-0.5572,-0.3214],不包含 0,表

明积极反馈感知经由社会存在感中介对出走朋友圈意愿产生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B=-0.43, SE=0.06）。因此,H3也得到了验证。

表 3 社会存在感在积极反馈感知与出走朋友圈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变量

模型一（社会存在感） 模型二（出走朋友圈意愿）

B SE t B SE t

性别 -.03 .04 -.74 -.07 .08 -.85

年龄 .01 .00 1.59 .00 .01 .46

受教育程度 .08 .03 2.19* .06 .07 .77

收入 .00 .01 .23 -.00 .03 -.15

设置分组频率 .02 .02 1.34 .06 .03 1.93

积极反馈感知 .62 .02 25.06*** -.16 .08 -2.02*

社会存在感 -.70 .09 -7.45***

R2 .7591 .5191

F 105.19*** 26.72***

注:N=515. *p＜.05.**p＜.01.***p＜.001

（三）调节影响检验

表 4展示了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朋友圈使用频率显著负向

调节了积极反馈感知和社会存在感之间的关系 (B=-0.09, SE=0.03, p<0.01, 见表

4模型三)。

表 4 朋友圈使用频率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三（社会存在感）

B SE t

性别 .03 .04 .71

年龄 .00 .00 1.25



收入 -.00 .01 -.24

受教育程度 .09 .03 2.77**

积极反馈感知 .77 .09 8.21***

朋友圈使用频率 .47 .13 3.54***

积极反馈感知×

朋友圈使用频率

-.09 .03 -2.59**

R2 .5976

F 93.93***

注:N=515. *p＜.05.**p＜.01.***p＜.001

通过绘制简单斜率图以更直观地呈现在朋友圈使用频率的调节效应。如图

2所示,当受访者朋友圈使用频率较低时,积极反馈感知对社会存在感的正向影

响更强(β低水平朋友圈使用频率 = 0.69, t = 10.87, p < 0.001)；而当受访者朋友圈使用频率

较高时,积极反馈感知对社会存在感的正向影响更弱（β高水平朋友圈使用频率 = 0.34, t =

4.28, p < 0.001）,该结果与假设预期的调节效应方向相反。进一步检验朋友圈使

用频率调节作用下有条件的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当受访者朋友圈使用频率较低

时,积极反馈感知对出走朋友圈意愿产生的负向间接效应更强（B = -0.3948,SE =

0.0592,95% CI = [-0.5211,-0.2878]）；当受访者朋友圈使用频率较高时,积极反

馈感知对出走朋友圈意愿产生的负向间接效应更弱（B = -0.3038,SE =

0.0457,95% CI = [-0.4013,-0.2231]）。带调节的中介模型 index 指标如下:B =

0.0600,SE = 0.0288,95% CI = [0.0070,0.1195]。这表明,朋友圈使用频率显著负向

调节了积极反馈感知和社会存在感的关系,进而显著调节了积极反馈感知与出走

朋友圈意愿之间的间接效应。



图 2 微信使用频率对于积极反馈感知与社会存在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关系视角,引入社会存在感这一中介变量,探究青年群体“出走

朋友圈”背后的心理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法,实证检验了一个带调节的中介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从朋友圈获得的积极反馈感知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存在感,社会存

在感则显著负向影响出走朋友圈意愿,社会存在感在积极反馈感知对朋友圈意愿

的间接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而这种作用受到朋友圈使用频率的调节,当朋友圈

使用频率较高时,积极反馈感知和社会存在感之间的关系会被削弱,进而对整条

中介路径产生影响。这些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刷存在感”:存在感的中介作用

有别于既有相关研究的技术接受取向（即更强调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

及其影响
[43][44]

）,本研究在“中国存在于微信”的现实背景下,充分体察微信朋

友圈对社会关系的汇聚和建构作用,将青年群体“出走朋友圈”行为视为对其网

络社会关系的主动分化,提出了一种理解社交媒体（不）使用与社交媒体自我

（不）呈现的关系视角。为此,本研究结合青年群体成长阶段及心理特征,将社

会存在感引入研究视野,以期从青年群体对“自己存在于社会”和“别人认可自

己的存在”的感受中理解其“出走朋友圈”行为意向形成背后的心理过程，构

建出积极反馈感知经由社会存在感中介间接影响出走朋友圈意愿的中介模型。

这个中介模型得到了实证检验。首先,积极反馈感知能正向预测社会存在感,

即青年用户从朋友圈感知到的积极反馈（如点赞、评论、转发等）越多,其获得

的社会存在感越强,该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相呼应
[45][46]

。正如社会存在理论所指

出的,社会存在感不只是媒介影响的结果,经由媒介发生的互动、产生的情感等

社会因素对社会存在感形成同样起到关键作用
[47]
。

其次,社会存在感与出走朋友圈意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青年用户通

过朋友圈获得的社会存在感越强,其出走朋友圈的意愿越低,这同样验证了前人

的研究结果,社会存在感对用户社交媒体持续使用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48]
，进

一步地,社会存在感在积极反馈感知和出走朋友圈意愿关系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通

过了检验。特别是对于广泛经历社会融入过程的青年群体而言,社会存在感是他

们通过社会交往、信息交互形成的对自我身份、角色、意义和价值的主观感受

和判断,这种感受和判断作为一种反馈机制,影响着他们对社会交往和信息交互

再生产、再投入的方式及程度。聚焦到青年群体社交媒体使用与参与行为研究

中,“找寻存在感”或许可以成为探究青年群体网络社会关系分化（或社交媒体

平台迁徙）及分化方向（或迁徙方向）的历时线索和解释进路。



（二）“习惯饱和”:使用频率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出发,假设了朋友圈使用频率对于“积极反馈感

知-社会存在感”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实证结果表明,朋友圈使用频率负

向调节了“积极反馈感知-社会存在感”关系,即当青年用户朋友圈使用频率较

高时,积极反馈感知对社会存在感的正向影响被削弱了,这与我们假设的调节作

用方向相反。可能的原因是：首先，较高的使用频率体现出该部分青年用户在

朋友圈中积累了较高的社会资本,与好友建立并维持着紧密的联系
[49]
，并从中获

取支持和体验存在。对于该部分青年用户来说，积极反馈成为日常的沟通习惯，

社会存在感较高且接近饱和，提高了“积极反馈正向影响社会存在感”这一机

制发挥作用的门槛；同时，高使用频率体现出高强度的连接与大量的互动，这

一方面可能带来过高的社交负担,造成使用朋友圈频率较高的青年用户对于连接

与互动产生“倦怠”心理
[50]

，另一方面可能使得该部分青年用户对“点赞、评

论”等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转译发生转化，将泛化而又简化的“点赞”视为维持

人际关系的工具，而非对于朋友圈中特定内容的肯定
[51]

，从而减弱了其对积极

反馈的期待与感知。

（三）“原住民的出逃”:网络社会的青年关怀

如前文所述,随着现实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向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平台汇聚,

“出走朋友圈”现象折射出青年群体对网络社会关系的主动分化,可能会使青年

群体的社会连接性降低。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一方面,这种群体性“断连”可能

加深对其他群体或组织的偏见和分歧,加剧群体间矛盾,如产生代际矛盾、诱发

家庭冲突等；另一方面,“出走朋友圈”带来的社会连接性降低还体现在青年群

体将错过或无法及时获取新闻
[52]

,青年群体出走后的选择性“断连”或向细分、

小众平台的多样化“迁徙”,使得网上主流宣传报道的触角难以触及青年群体,

不利于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下面向青年群体的舆论引导工作。因此,有必要加强网

络社会的青年关怀。

首先,应加强对青年群体主动性、群体性网络社会关系分化现象的理论和实

证研究,加深对此类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影响因素及行为走向的理解,为解决

青年群体网络社会分化与再融入问题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在此过程中，应切

实深入青年群体当中,着眼于青年群体的成长阶段特性及心理特性,真正走进青

年、理解青年。

其次,应通过积极反馈,给予青年群体获得感和存在感。本研究中“积极反

馈感知-社会存在感”的关系得到验证,揭示了积极反馈对于青年群体社会存在

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据此,要实现网络社会下对青年群体的关怀和引导,就

需要体察、倾听青年群体的心声,并及时予以有效回应。一方面,要进一步畅通



面向青年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的意见反馈通道和心理咨询渠道,建立针对青年

群体的网络意见采集与响应机制、心理疏导与救助机制,以积极反馈带动青年群

体社会存在感提升；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以青年用户为靶向的网络舆情监测

与应急处置工作,密切跟踪、研判青年群体的网络舆论动向和网络情绪动向,对

其中可能出现的群体性导向问题、情绪波动、价值观摇摆等予以积极引导。

最后,应通过鼓励青年参与,调动青年群体建设网络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和主

体性。在社交媒体环境下,青年既是舆论的发布主体,也是舆论的接受主体,他们

信息来源多样开放,思想、价值观等与社会的传统观念差异较大,传统的“把关

式”的舆论引导难以为继
[53]

。因此,面向青年群体的网络舆论引导,必须要承认

青年的社会角色,理解青年的情感需求
[54]
。鉴于本研究所检验的社会存在感的中

介作用,在主流舆论引导和网络和谐社会建设中,有必要让青年群体切实参与进

来,比如借用青年文化和青年话语改变叙事策略,设置青年榜样或培育青年意见

领袖以发挥示范效应,面向青年群体策划社交媒体交互活动等,充分彰显青年群

体的社会存在和价值,使其持续向主流话语及和谐社会关系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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